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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对世界瘟疫史研究的思想价值

高希中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瘟疫的爆发与流行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相冲突的产物。纵观世界史上历次大瘟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人与动物、环境、自然不能和谐相处有关，与人们为满足私欲，征服自然、破坏环境、滥杀滥食相关。人与动物、

环境、自然之间不但相生相成，而且相伤相害。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导致天人背离，则必遭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无疑对根本化解人与动物、环境、自然之间冲突而达究竟和谐，有着深刻而重要的

启示。“天人合一”不但对世界瘟疫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思想和实践价值，而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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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 2003 年的非典还是 2019 年年底开始

流行的新冠疫情，都促进了人们对瘟疫史的关注。

这些成果虽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

对人类现实的关注，字里行间充满着人文关怀。

对世界瘟疫史整体而言，国内学者研究对于国外

的研究叙述、介绍居多。例如武斌《人类的历史

与文化》等大作。①国外学者对瘟疫产生的原因、

蔓延及严重后果的分析更为深入。例如《瘟疫与

人》《枪炮、病菌与钢铁》《传染病的文化史》等大

作。②对瘟疫的研究，在环境史、生态史、灾害史等

领域也多有涉及。纵观相关研究，人与自然的关

系问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倡导保护自然、爱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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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维护生态平衡是共有特点，但在问题的程度

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基于学界以往成果，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阐述“天人合一”对瘟疫

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自 2019 年底在世界各地蔓延的新冠疫情，是

继 2003 年非典之后，大自然又一次给予我们的教

训和警示。身陷这次灾难之中，人与自然和谐问

题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从根本上讲，人与

动物、万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相生相成。一旦人

的行为危及乃至伤害自然，打破生态环境的平衡，

最终必将伤害人自身，甚至导致瘟疫大流行。追

根究底，瘟疫等自然灾害都是人与自然相冲突的

产物。如何从根本上究竟人与自然的纠葛，中华

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深刻的启示。

一、天人背离与瘟疫的产生及流行

天人背离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一体”

走向二分背离。从世界瘟疫史看，瘟疫等灾难始

终与人类相伴随，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尽述的悲痛，

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甚至改变了许多国家

的发展轨迹。这就是天人背离的后果。值得注意

的是，瘟疫的产生与流行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

例如人对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瘟疫随贸易

或战争路线蔓延，甚至人为制造瘟疫，等等。

第一，环境与生态的人为破坏，是导致瘟疫产

生的重要原因。世界瘟疫史表明，病毒与瘟疫的

产生与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平衡的打破密切相

关。人与动物、环境、自然之间相生相成，相伤相

害，则灾祸丛生。例如，世界历史上的霍乱大流

行，至今共发生过七次，致上千万人死亡，而历次

的暴发多与水体被污染有关。①

第二，人们从疫区逃亡他处，加速了瘟疫的传

播。在历史上，从疫区逃亡他处加速瘟疫传播的

实例很多。例如，1830 年俄国阿斯特拉罕的霍乱

流行造成当地政府瘫痪，致使人们在恐慌中开始

大逃亡。此次疫情在 7 月 20 日至 8 月 15 日进入

高峰，死亡率高达 90． 8%。1832 年至 1833 年法

国发生霍乱，1833 年 1 月，12 万人几乎是同时离

开巴黎，约一万人逃离马赛。1834 年 6 月 14 日，

霍乱入侵美国纽约州，7 月，纽约城的居民能逃的

都逃离而去。这种大逃亡局面加速了瘟疫的蔓

延，加剧了人员的伤亡。因此，在世界各国的防疫

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隔离制度。这种制度和措施，

至今仍在全球不同程度上使用。

第三，贸易往来是瘟疫蔓延的重要途径。发

生在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对此做出了具体说明。

1347 年 10 月，热那亚商船队的 12 艘货轮穿过意

大利最南面的默西拿海峡，停靠在西西里岛的默

西拿港口，同亚洲的商人进行香料和蚕丝贸易。

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带来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

病。这种瘟疫迅速席卷整个默西那，并像幽灵一

般蔓延到西西里岛的南部和西部。热那亚和威尼

斯在 1348 年 1 月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传染。意大

利中部城市比萨也迅速被传染。从此，瘟疫向着

意大利北部和欧洲腹地蔓延开去，最终导致了有

史以来最为恐怖的瘟疫。

第四，瘟疫伴随战争蔓延。战争是潜在瘟疫

的先锋和加速器，病菌常常沿着征战者的足迹前

行。例如，当欧洲殖民者在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

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给原住民带去了多种从

未遇到过、因而不具有任何免疫力的传染病，其中

最致命的是天花。1519 年，科尔特斯率领 600 个

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勇猛好战的

阿兹特克帝国。1520 年，天花随着感染者到达墨

西哥，最终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人口。1531

年，皮萨罗率人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几百

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时，情况同样如此。天花已在
1526 年由陆路到达印加，杀死了其很大一部分人

口，使皮萨罗在征服这个帝国时坐收渔人之利，印

加帝国随之灭亡。② 在与殖民者接触之前，美洲

原住居民大约有 2 千万至 3 千万人口，而到 16 世

纪末只剩下 100 万。17 和 18 世纪，在殖民者征

服新大陆之后，西伯利亚、波利尼西亚、新西兰和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在欧洲细菌的攻击下不断

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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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人之恶———人为制造瘟疫。根据学界

研究，在中外古代战争中，为了打败对手存在人为

制造瘟疫的情况，但这属于非科学性的生物瘟疫。

但这种情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情况，已

经有所改变。研制并利用生物武器，人为制造瘟

疫，已经应用于战争，最为臭名昭著的是，日本

731 部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1935 年，在石井四

郎的指挥下 731 部队在哈尔滨成立。他们研究腺

鼠疫、炭疽病、肉毒杆菌毒素、布鲁氏菌病、霍乱、

痢疾、天花、斑疹、伤寒，同时从事细菌的大批量生

产、贮存和战场实验。它们不仅在活人身上做实

验，而且进行活体解剖来检查内脏的感染情况，残

忍至极。同时，731 部队多次将其制造的病菌用

在侵华战争之中。例如，在 1942 年浙江战役中，

后撤的日军将不计其数的病菌倾倒到井、水库和

河流中，并从空中投掷了巧克力炸弹，不仅导致中

国军队的重大伤亡，而且导致更多的无辜百姓受

灾。①

由于生物武器的反人类性质，1975 年，世界

主要国家修订了 1925 年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使

用生化武器议定书，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得研制

和持有生化武器。但通过一系列相关恐怖事件

看，有些国家仍在秘密研制生化武器。因此，利用

生化武器人为制造瘟疫，仍是人类生存的巨大威

胁。在世间，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蓄意制造瘟疫

更为恐怖，尤其是在当今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

这不仅拷问着这种行为的最终后果，也拷问着人

自身的德性和最终归宿。

第六，天人背离，灾害丛生。天人背离是“天

人合一”反面，指人对动物、植物、自然、环境的伤

害、破坏、污染等负面行为。正是由于这种天人背

离的行为，灾害灾难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而瘟疫

就是其中最为严重者之一。瘟疫所致伤亡以亿

计，动辄成千上万，几十万、上百万的可谓比比皆

是。据估计，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死于瘟疫的人口

至少占到总人口的 20%，超过了其他一切灾难的

总和，而新型瘟疫如艾滋病等正在加剧这一数目

的增长。②例如，在 1347 － 1353 年，至少有 2500 万

欧洲人死于黑死病，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

一至三分之一。自 1981 年至 2006 年，全球超过
2500 万人死于艾滋病。③可以说，瘟疫就是随时可

能对人类进行集体绞杀的可怕灾难，瘟疫史就是

一部人类的沉痛史。瘟疫流行不但导致患者身心

剧痛和社会恐慌，而且由恐慌可能导致大逃亡、暴

力乃至极端事件的发生。同时，不仅给所经国家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往往导致国家动荡，改

变前行的轨迹，甚至亡国灭种。例如，公元前 5 世

纪的雅典即是如此。此时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

在政治、艺术、哲学等诸多领域达到了前人无可比

拟的高度。公元前 431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但随之而来的瘟疫吞噬了雅典 1 /4 到 1 /3 的人

口，摧毁了雅典的整个社会结构。公元前 429 年，

伯里克利也可能因感染瘟疫而死，公元前 404 年，

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从而宣告了古代西方文明黄

金时代的终结。④

上述六个方面，前人之述备矣。在此本文再

次赘述，无非是强调: 瘟疫产生与传播蔓延的原因

众多，但都与人有关，人自身有着逃脱不掉的责

任，尽管历代和当今世界各国的人们可以说出不

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当今，人

与自然愈来愈严重的失调和愈来愈尖锐的矛盾，

对人类社会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其突出表

现就是全球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

近些年来的历史研究，要么聚焦于社会的进步、经

济的发展和历史规律的探寻，要么热衷于具体细

节的考辨。尽管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

在整体上忽视了对人生命的真正关怀，忽视了人

所依存的生态环境。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学界

人文精神的缺失，这种情况亟待改变。纵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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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史中那些数以亿计逝去的生命，我们应该惊

醒，应该汲取历史的教训，而使一幕幕悲剧不再重

演。这就要求我们放下自身傲慢与偏见，去珍爱

生命、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维护生态的和谐平衡，

否则，谁又能保证我们不是下一场灾难之后的累

累白骨。

二、“天人合一”对瘟疫史研究的究竟之处
“天人合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

要思想，在儒释道有着不同方式表达，但核心思想

一致，也就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自然和

人生问题。“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尊重

自然、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以及维护生态和谐

的积极一面。

“天”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司马

迁之前的《周易》《尚书》等典籍中已多有记载和

阐述，后人也多有阐发。①“天”有多种涵义，总体

而言，主要意思有三: 第一，主宰之天; 第二，自然

之天; 第三，义理之天。②而“一”一方面被赋予万

物之本源、万物之始的意义，例如《老子》曰: “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③《说文解字》

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凡一之属皆从一。”④另一方面，是万物之整体为
“一”的状态，绝非割裂，绝非对立。虽然物象各

有差异，但穷其本源，万物皆归于“一”。这也就

是《庄子 ·齐物论》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

物与我为一。”⑤《肇论》所言: “天地与我同根，万

物与我一体。”⑥

在中国文化及思想史上，“天人合一”这一词

语虽提出较晚，但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

例如，《周易》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

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

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

乎?”⑦汉代天人合一观念有进一步的发展，董仲

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⑧; “以类合之，天

人一也。”⑨宋代二程则提出: “仁者，以天地万物

为一体，莫非己也。”瑏瑠张载明确提出: “儒者则因

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

得天而未始遗人。”瑏瑡“天人合一”表明天人不但在

本源上统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有机整体，

绝非二元对立。

( 一) 人与自然状态下一而非对立。人与动

植物都生存在自然环境之中，都是大自然的物种。

人与生态环境合于自然这大“一”，它们之间的关

系是一不是二，不是根本的“对立”。恩格斯在

1873 － 1882 年撰写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提出人

与自然的“一体性”及和谐相处的观点。他说: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

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

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

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

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

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

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瑏瑢

纵观世界瘟疫史，我们也看到“万物”之间为

“一”不为“二”的关系。在抗击病毒、防治瘟疫的

过程中，在疫区的所有人、动物及环境之间，绝不

仅仅是个人、单一的关系，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

体，也就是“一体”的关系。疫情无国界，不论是

个人还是群体，还是单个的国家，都不能独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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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整体防御、防治才能较快遏制病毒的蔓延，最

终战胜瘟疫。这在 2003 年“非典”疫情和自 2019

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的防治上看得很清楚。在防

治过程中，全国全球一盘棋生动展现着人人、社

会、环境等的“一体”关系。

( 二) 人与自然万物构成“一体”生态系统。

“天人合一”告诉我们，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息息相通。具体而言，人与动物、植物、微

生物，以及空气、水、矿物、土壤、宇宙等万物构成

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运行。①人及

其所构成的社会就处在包括微生物、动物、环境、

自然等构成的生态系统之中，而病毒是已知最小

的微生物。科学家从一块距今 9000 万年的鸟类

化石中找到了传染病的证据。②这也就是说，自
700 万年前人类诞生以来，病毒就与人类相伴随，

而麻风与天花则被认为是两种最为古老的瘟疫。

在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中，一旦由于某个或

某些因素的变动，超过了该生态系统的负荷，就会

打破平衡，甚至其中一个细微的触动，都可能产生

不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例如，就人被病毒感染

而言，就是其自身小生态系统的打破。更令人可

怕的是，某些病毒攻击了个人之后，却可以将疾病

演化为群体性的瘟疫，并在大范围蔓延开来。在

交通工具极为便捷的今天，尤其如此。2003 年非

典，2019 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即是

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着的世间悲剧。

( 三) 人仅仅是自然的产物，绝没有超越自然

之上。在人类产生以前，地球已存在约 46 亿年，

自地球上出现生命开始，也已约 38 亿年。地球上

的微生物、动物、植物等也远远早于人在地球上的

历史。大约 700 万年前在万物构成的生态系统中

产生了人及人类社会。③所以，我们人，连同“我们

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

中。”④与地球 46 亿年、生命 38 亿年的历程相比，

人在庞大的生物系统中，只占十分微小的一部分。

人不但因自然而生，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也不

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人必须依赖自然界提供生

活资料才能生存，如阳光、植物、动物、土地、空气、

净水等等。⑤ 如果失去这些最为基本的生活资

料，人的生命就得不到保证，何谈生命的发展和超

越。因此，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绝不是超越自然

之上的独立存在。因此，我们应对自然万物怀有

感恩之心，而非怀着邪恶之心去戕害它，怀着无尽

的贪欲去污染它、破坏它。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叫“人类

中心主义”。⑥从整个世界瘟疫史、生态史来看，这

要么是自不量力的胡言乱语，要么是背后隐藏着

不可告人的利益动机。这种观点以人自身出发，

以人自身为圆心画圆，自感高其他动物一等，就随

意践踏其他生物的生命，但最终招来了屡屡灾难。

灾难之严重，伤亡之巨大，即使大的战争，也难望

其项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

而相贱。”⑦我们必须反思那种把人与动物、环境、

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反对征服自然的思想及行

径，反对“唯人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与动

物、万物、环境是一个紧密关联、相生相成、互为制

约的生态系统，统一于自然这个“大一”。人只是

大自然生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人的历史也只是

自然大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历史研究未来的一个

重要突破方向，就是把人当作大自然普通的一员

来研究，改变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观。由此重新

思考、界定人与动物、环境、自然的关系，抱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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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与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才是上上策。

三、天人合一，生态和谐之根本路径

自古至今，瘟疫给许多地区和国家带来了猛

烈的冲击、严重的灾难。它以巨大的生命伤亡和

穷凶极恶方式教训着人，促使人们去不断自省。

尽管反省的够多，但反省的依然不够，否则，为何

灾难还会一次又一次降临。面对自然环境的恶

化、生态系统的危机、大瘟疫的横行，诸多学者提

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道德的改进”。①不论是道

德改进的呼声，还是道德改进的行为，都非常值得

肯定和鼓励。但这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就

是不论在生态环境、生态伦理的认知上，还是在动

植物保护、大自然爱护的实践上，力达“天人合

一”，止于至善，才更为彻底。“天人合一”强调人

与自然相辅相成的一体性，为人与生态和谐的审

视和重构提供了根本路径。

( 一) 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在全球历史上，一

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征服”，征服他人，征服他国，

征服自然。就征服自然而言，这是一种人类中心

主义的极端表现。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这种
“征服”自然及其所造成恶果的过程都在加快。

世界各国通过对自然的利用、征服、控制、支配，大

大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自然资源遭到无情

地破坏。无序、过度地开发和利用，严重破坏了人

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使生态严重恶化。特别是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口膨胀、资源紧张、河流枯竭、

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雪山融化面积扩大、两极冰

山加速融化等等，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同时，

人口、消费、浪费、垃圾、排放物等呈指数增长，导

致自然资源和动物种群呈指数递减，野生动物正

在广泛地遭受生存窘境而加速灭绝。②更为严重

的是，所有这些过度和失序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

造就了舒适的温床，为瘟疫的产生创造了适宜的

环境，为大瘟疫的爆发创造了无限可能。

就拿历史上的大瘟疫来说，都与动物、环境、

自然等之间关系的背离密切相关。例如，人与家

畜、野生动物的紧密联系，尤其是狩猎和食用肉

食，为感染源在物种之间的传播提供了所有条件，

从而将人置于有可能爆发病毒感染的世界。而事

实也是如此，源自动物的许多传染病表明，动物是

新病原体的重要来源。多数情况下传染病都由动

物传给人，例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

麻疹和霍乱等。③当今，“新流行病出现的最大风

险之一是人和动物的密切接触，尤其是与野生哺

乳动物的密切接触。”当人们在微生物丰富地区

捕获宰杀野生动物时，我们就面临了能够导致一

些新型感染病毒出现的情况，而这些感染病毒能

够毁灭整个世界。④

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已经在全球显露

无遗，有目共睹。自 2019 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的

暴发及在全球的蔓延，再次警示我们，要深切反思

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未像今天这样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

们的现在，更关系到后世子孙的未来。早在 100

多年前，恩格斯就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

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⑤但许多国家及

那些利益熏心的人们，并没有听到或履行恩格斯

的警告，结果就是诸多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确确实

实已经并正在经受着自然的报复，例如旱灾、洪

水、海啸、台风、飓风、瘟疫等灾害。自 2019 年年

底以来，新冠疫情正在中华大地和世界各地蔓延

肆虐，给我国及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严

重程度难以想象。可以说，当今全球社会的生态

危机，无不是功利主义私欲漫无节制的产物。俗

言: 人有千算，天有一算。瘟疫，尤其是历史上的

大瘟疫，就是天之一算。这一算就会导致一个地

区或国家的重大灾难。因此，我们须放下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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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傲慢与短见，放弃征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等

错误观念。在此，“天人合一”对处理人与动物、

环境、自然的关系问题，不论在形而上道的层面，

还是在形而下术的层面，都给予我国及全球的经

济、社会、生态等建设以深刻的思想启示。

( 二) 辩证看待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无可

否认，在抗击瘟疫的过程中，科学方法和医学技术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抗击瘟疫的强大

武器。但这也需要辩证看待，毕竟独木难成林。

第一，对于防护、治疗瘟疫，医学起到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防治病毒疫苗的研究和诞生，

以及那些在一线救治病人的白衣天使。他们的付

出乃至牺牲永远值得我们尊敬，例如发明青霉素、

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庆大霉素、喹宁的科学家

亚历山大·弗莱明、塞尔曼·瓦克斯曼等等。

第二，事后性。从历史上历次大瘟疫的爆发

及防治看，疫苗的研制具事后性一方面，疫苗的研

发速度常常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 另一方面，很

多病毒导致的疾病超出了现代医学的治疗能

力。①也就是说，未来一些不可知病毒可能会随时

跳出来，演变成瘟疫，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言:

“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

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

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中解脱出来。”②

因此，那些积极主动的防患于未然的方式，在瘟疫

尚未萌生未起之时，就显得很是特别重要，那就是

通过与自然万物为善的路径达“天人合一”。从

世界瘟疫史来看，这是事前最为保险的方式，否

则，有谁能保证灾难不会重演呢?

第三，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防治瘟

疫，又可利用科技制造瘟疫危害人间。这在世界

战争史和日本侵华史上都有触目惊心的表现，例

如前述日本 731 部队的恶人恶事恶行。由此可

见，科学技术解决不了人心、道德和至善的问题，

脱离道德关怀和伦理约束的科学技术，越有用，危

害可能越大。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医学技术的

进步都必须由正知正念的引导，否则，可能会失去

正向的价值引导，从而为祸人间。

( 三) 天人合德，止于至善。以德配天、与天

合德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要义。天地之所以成

其大，在于能够容纳万物，育化万物。如《周易》

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③《论语》言: “天何言

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④天人合德

是指人应该效法天德，与天合德，自觉达到天人合

一之境界。

其一，在德性上天与人相一致，相统一。“天

人合一”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也就是在德

性上天与人相统一。例如《周易》言“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⑤《诗经》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

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⑥这就确定了人在宇宙

中的地位及人的价值所在。

在中华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无不教人向善。

人人向善，与天地合德，是消除自然灾难的根本途

径。就拿瘟疫史来说，如果仅仅只看到瘟疫对人

类的伤害和绞杀，似乎还不全面。反过来看，自人

类诞生以来，我们是否反思人对于动物、环境、生

态和自然的伤害或破坏。这点，在不同层面的动

物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那里已经有着较好

的认知，但仅仅他们还不够，应该有更多的人们去

反省，自觉地去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

衡，在与它们的和谐相处中创造美丽的家园。只

有这样，才称得上天人合德。

其二，天地自然依赖人助其“化育之功”。

《周易》将天地人并称“三才”，即“立天之道，曰阴

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

义。”⑦天不知多高，地不知多厚，人身不过数尺，

寿不过数旬，竟与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称三才，何

也? 天地虽能生成万物，若无人以参赞教育，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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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世间大道。人能赞天地之化育，继往圣，开来

学。所以，人与天地并称三才。这也就是《中庸》

所说的人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矣。”①也就是说，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助天地
“化育之功”，而造福于人及人群、社会，乃至民

族、国家、人类，创造文化文明，推动社会进步。

其三，仁民爱物。仁民爱物，与动物、环境、自

然和谐共生，是“天人合一”的应有之义。这在儒

释道经典中有着丰富的阐述，例如:

《论语》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

《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

忍见其死; 闻其声不忍食其肉。”③

《孟子》又曰: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

物。”④

《礼记·王制》曰:“诸侯无故不杀牛，大

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

食珍。”⑤

《礼记·月令》言: 在孟春之月“命祀山

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

孩虫，胎夭飞鸟，毋母卵。”在仲春之月“安萌

芽，养幼小，存诸孤。……毋竭川泽，毋漉陂

池，毋焚山林。……祀不用牺牲。”在季春之

月，“修利堤防，异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

塞。……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

九门。”⑥

《太平经》言:“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

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⑦

另外，在道家和佛家中“戒杀”作为前五大戒

的“第一大戒”。

上述种种，都是把仁爱慈悲之心扩大到自然

万物之中，从而维护人与动物、环境、自然的和谐

与平衡。正是由于儒释道中的此类思想和作为如

此丰富，所以诸多学者将其引入到生态伦理或环

境伦理并加以倡导。⑧纵观世界史上的历次大瘟

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动物、环境、自然不能

和谐相处有关，与人们为满足私欲，“征服”自然、

破坏环境、滥杀滥食相关。所以，古今中外的那些

大德贤圣倡导并规劝人们慈悲戒杀。这对当下及

未来人与动物、环境、自然和谐相处，对一个地区、

国家乃至全球祸患不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价

值。

( 四) 中道圆融，取之有度。如果说“天人合

德”是人与动物、环境、自然在德性上的“路径”，

那么“中道圆融”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利用自然，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人类利用自然应该有一个

限度和界限，适可而止。无休止地利用，乃至征

服、破坏自然，必将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伤

及人自身。由历史上的瘟疫等自然灾害看，⑨人

定胜天否? 人征服了自然否? 答案是否定的。由

此，持中道圆融的态度和方式是可行路径。中道

圆融具体体现为中庸、中和。中道圆融是指处理

问题的适度境界和状态，既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也

包括人与外在、外物、外境的和谐，从而把天、地、

人、物、我圆融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

其一，中庸。“中庸”即中道，适度，无过无不

及，绝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折中主义，而是一种

恰如其分、善巧适度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这在
《中庸》中也多有阐述，例如: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反中庸也，小

人而无忌惮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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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

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

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

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其斯以为舜乎!”①

其二，中和。《中庸》开篇即讲: “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②《周易》言: “乾道变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

宁。”③由此可见，中和可使天地万物各安其位，生

生不息。

其三，中道圆融是破除人与动物、环境、自然

二元对立的良方。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自近代

以来，人们除了与自然斗争外，尚把人与自然斗争

过程中所产生的工具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无

论是个人之间、族群之间、阶层之间，还是不同意

识形态之间、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这是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仍不太平的重要原

因。对此，中道圆融无疑给出了中国文化的答案。

如果说中道还是一种处事的适宜尺度的话，那么

由中道进而“圆融”更为关键，因为只有“圆融”，

才能最终“归一”。

在世界历史上，由于深受瘟疫蹂躏之苦，许多

国家亲眼看到环境改善在防止瘟疫中的良好效

果。这就从实践上证明，“天人合一”有利于生态

环境的改善，瘟疫的防治。所以世界各国在现实

生活及治国理政中，越来越注重自然环境、公共卫

生的改善问题。这本身就是“中道圆融”的具体

表现，就是向“天人合一”的回归。在生态危机日

益严重的今天，中和、中庸、中道圆融等思想及作

为，无疑为人与动物、环境、自然的和谐提供了智

慧和经验。

综上所述，无疑“天人合一”思想、实践、作为

和经验，为预防瘟疫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借鉴。但

迄今为止，这种借鉴尚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而且仅仅高度重视还远远不够，而是要将这些思

想实实在在见之于行，否则，仅仅坐而论道，浮于

空言，“天人合一”终究不会实现。一方面，“天人

合一”要成为社会大众的自觉行为。若人人心存

对大自然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从自身做起，那么

涓涓细流终究汇集成河而成社会风尚，人与动物、

万物、自然必定享有更多的安宁和欢乐。另一方

面，仅仅道德约束而缺少严格的法制约束与治理，

仍然难以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及生态的平衡，因此

还需要治国理政中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的严格落

实，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总之，“天人合一”不但能够弥补唯科技论的

不足，起到正视人心的重要作用; 而且是克服人类

中心主义的良方，克服人与生态环境二元对立的

根本路径。不论从世界瘟疫史的长时段看，还是

从 2019 年年底流行的新冠疫情看，世界各国都会

在疫情应对上作出自己的回答。毫无疑问，我们

国家和全球其他国家一定能够取得抗击新冠疫情

的最终胜利。但是，胜利之后，我们的健忘症是否

会很快发作而忘记曾经的疼痛，还是汲取历史的

教训，避免瘟疫等悲剧的再度发生。若是后者，走
“天人合一”之路，则是中华文化给予世界瘟疫史

研究及未来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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